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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总是一个人去割草。山坡上到
处是绿意盎然的青草，野苜蓿、蒲公英、碱茅草、高
丹草，少年的我孑然一身走在草丛中，不断挥舞着
镰刀，四周青草纷纷倒下，空中漂浮着蒿草独有的
气味。割满一筐草，我并不着急回家，而是坐在高
高山坡上孤独地遥望远方，看云起云落，听晨钟暮
鼓。那段时期，少年的我心中满是惆怅，却不知道
如何向别人诉说。

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拿起镰刀准备去割
草，父亲说他和我一起去。父亲每天忙着上班，为
一大家人的吃饭穿衣奔波劳累，像割草这种小事
平常都是孩子们来完成，可那天他坚持要去，我只
好默默跟在他身后。一路上，父亲欲言又止，我心
事重重又懒得说话，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山路上，始
终不曾说一句话，像陌生人，却又是父女。

到了山坡上，父亲开始干活，他半弯着腰，一
只手揽着蒿草顶端，一只手紧握镰刀，镰刀划出
一道道弧线，发出“嚓嚓”的响声，青草应声倒
地，成片成片铺在地上，我紧跟在父亲身后，快
速将倒下的青草拾起来。直到两个竹筐装满青
草，父亲才停下光亮的镰刀，坐在地上休息，示
意我也坐下来。我们坐在山坡上，父亲若有所
思，我则满腹心事。

山坡下是一条柏油马路，马路的尽头是中学，
几个月前我刚刚离开那里。远远望去，学校宁静
庄严，一排排教室蔚为壮观，操场四周绿树成荫。
几个月没去，学校变漂亮了，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让
人充满怀念。那天是开学第一天，马路上出现三
三两两上晚自习的学生，个个意气风发，女孩额头
光亮，头发一律梳成马尾扎在脑后，走路时左右摇
晃，显得活泼可爱。男孩朝气蓬勃，松软的短发在
风中飞舞，浑身洋溢着快乐的气息。

男孩女孩全都背着干干净净的书包，沉甸甸
的有点重，不用猜，里面一定装满了新书，有的同
学怀里还抱着几本新书。隔着半个山坡，我仿佛
能闻到书本散发的新鲜油墨味，一种让人迷恋的
气味。我目不转睛盯着他们的身影，脑海里全是
自己上学时的点点滴滴。是的，我曾和他们一样，
抱着新书走向校园，在那里度过许许多多无忧无
虑的日子。回忆过往，我感到由衷的快乐，想想未
来，我陷入一阵阵迷惘。

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转过身来问：“你
还想读书？”其实，年少的我并没有明确答案，那个
年代的乡下，大多数孩子只读到初中毕业，接下来
就要走向工厂和田间，开启成人生活。我在校期
间成绩平平，没有考学希望，和我情况一样的同学
都离开了校园。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内心深处又
很留恋校园，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好走向社会的准
备，所以我懵懵懂懂“嗯”了一声。

父亲又试探着问：“那我明天去找老师，给你
报复读班，再上一年初三看看有没有进步。”父亲的
话如同一道天光，打开了我混沌的世界，我仿佛看
到了一线希望，又仿佛抓住了命运的绳索。那一
瞬间，我的世界一片光明，曾经暗淡的日子一去不
返，那一刻，我感激地望着父亲，生怕他改变主意。

父亲忽然站起身，对我朗声说：“那就不割草
了，回家收拾书包，明天去上学。”我高兴得几乎跳

了起来，爽快地答应了一句：
“好嘞！”我们收起镰刀，背上
装满青草的竹筐，迈着轻快
的步伐走下山坡。

夕阳西坠，晚霞渐渐回
归了洁白，如同天使翩翩起
舞的翅膀。一路上，我不断
想象自己重新坐在教室里的
情 景 ， 朗 读 、 听 讲 、 做
题、思考，少年的我暗暗
下定决心，一定要发奋读
书，以只争朝夕的努力，
不负韶华的奋斗，为自己
赢得最美好的明天。

割草少年
侯美玲

张淑华家在潜山官庄镇螺丝岭，螺丝岭盘旋
而上，岭上视野开阔，桐潜交界处的千山万壑一览
无余。张淑华原是桐城童家铺人，在家排行老小，
有“小霸”之绰号。她早年丧父，认戴长春为义父，
早早跟着义父参加革命。

戴长春在当地颇有名气。1937年，红28军高
敬亭部来到桐城花果园建立党组织。戴长春和妻
子邵先启以开饭店为名接待来往的生意人，实际
是桐怀潜中心县委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戴长春于
1936年由宋海珊介绍入党，因他头脑灵活，机敏，
人送外号“猴子”。15岁的张淑华提着竹篮在花
岗上、龙河边挖野菜，暗中瞭望放哨，防止敌人突
然袭击；她背着竹筐到童家铺购买日杂用品，探得
敌情告诉义父，俨然一个小侦察员。

戴长春交通总站建立后，负责收集、传递情
报，掩护中心县委在饭店召开会议，接待往来的地
下工作者，护送前往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和抗日青
年，据统计，从这儿先后转往皖东和无为抗日根据
地的人员达2000多人。

1938 年，日军进犯安庆，桐城沦陷。国民党
176师某部进驻皖西“清剿”游击队，桐城、潜
山处在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中，戴长春有一种不
好预感。一天夜里，他交给张淑华几块银圆，
说：“孩子，你化装成讨饭的，不要暴露身份。
今夜就往潜山后冲方向逃命，遇到好人家住下
来，帮人家干点什么活儿。”张淑华理解义父的
心愿，点点头答应了。

1940年3月，省直属第二十二工作团由怀宁
经桐城转组织关系回立煌（今金寨），县委书记林
立在戴长春饭店与该团团长见面，指示留下全部
枪支，团长认为枪支系省政府配发，全部留下不好
交代。林立决定由新四军游击队用“缴枪”的办法
来解决，团长勉强答应。

次日，当林立、何杰之、桂平等人来到童家铺
保公所（保长系地下党员）时，发现戴长春饭店已
被敌人便衣包围。危急关头，林立为保护其他同
志，自己只身进入饭店，想趁敌人尚未掌握自己身
份之前与敌人周旋。此时邵先启灵机一动，沉着
地走进保公所，通知何杰之等人从后门快速撤离，
旋即又回到饭店，故意岔开便衣特务的纠缠，让林
立趁机离开了饭店。后来敌人发觉上当了，恼羞
成怒，将邵先启毒打一顿，然后将饭店东西砸个精
光，戴长春的地下交通站就这样被敌人破坏了。
1940年底，由于叛徒出卖，戴长春不幸被捕，1941
年4月在桐城英勇就义。

张淑华逃到后冲后，开始帮工糊口，后来认识
了杨庄的方雅周。方雅周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从小帮人看牛、打工。1938年参加革命，为新
四军收集情报，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介绍张
淑华入党，最终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张淑华得知义父被敌人杀害的噩耗，几天不
吃饭，然后伤心得像个泪人。在她的心里，义父是

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张淑华化装成讨饭的来到童
铺，久久站在义父坟前默哀，她告诉义父的在天之
灵：一定要继承义父遗愿，完成革命工作。

1942年秋，杨震带领的新四军挺进团三大队
某排在潜山后冲一带活动，张淑华为部队筹集柴
米油盐等物资，布置可靠人员站岗放哨。

张淑华经常随新四军游击队转战于深山老
林，练得一身好本领，夜行百里，双手使枪。一次
战斗中，她举起双枪撂倒好几个“白狗子”，战士们
称她“双枪嫂子”。她每年都得养三四十只鸡，鸡
蛋就用来换油盐和改善伤病员伙食。每当伤愈战
士离开她家时，她都要宰一只鸡，让战士喝上一碗
老鸡汤。有的战士只端到嘴边闻闻，然后放下碗
说：“嫂子，真的喝不下……”她一本正经地说：“这
是命令，喝完！”战士离开时都握着她的双手说：

“嫂子，请多保重。”她挥挥手微微一笑。
1943年冬，潜山伪政府“剿匪”指挥部派出武

装力量进驻官庄山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地下
工作者。敌强我弱，杨震部队只得紧急调防，组织
上决定张淑华随部队转移。

此前，由于桂驼子被敌人捉去，经受不住严刑
拷打，供出张淑华、方雅周夫妇“通共”的事。当张
淑华收拾行李时，“白狗子”包围了她的家，她被逮
捕。接着，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
椒水，受残酷迫害达两月之久。

她全身血污，伤痕累累。敌人逼她指认地下
党成员，她愤然拒绝，说：“这一块只有我是共产党
员，没有别人，要杀就杀，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

敌人无计可施，便将她押到黄柏河活埋，土至
胸口，敌人又用水灌，用刺刀乱戳。她用尽全身力
气，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张淑华英勇就义时，年仅22岁。夜雾笼罩的
螺丝岭，千山万壑传来一声声凄婉的呼唤：“嫂子，
嫂子……”

1940 年，方雅周任中共后冲支部书记，负责
新四军游击队后勤、侦察和联络工作。1942年，
方雅周身份暴露，为安全起见，领导便安排他到游
击队当指导员、大队长。他多次带领游击队袭击
民团、乡公所，搅得敌人不得安宁。他深得新四军
领导的赏识，战士们都亲切地喊他“大哥”。

张淑华牺牲后，方雅周失去了好伴侣、好搭
档，心灵上的创伤无法弥合，但他强忍悲痛，坚持
斗争，决心实现妻子张淑华的遗愿。

1944年，桐怀潜工委命令方雅周带领新四军
一个排到桐城花山领取军鞋，不料中了国民党一
个保安团的埋伏，双方发生激战，方雅周命令战友
们快速撤进树林，自己留下断后。他拼命阻击敌
人，身中数弹，最后壮烈牺牲。

夜雾笼罩的螺丝岭，又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
乡亲们正在安葬方雅周的遗体，远近传来战友们
声声呼唤：“大哥，一路走好……”这悲怆的声音，
犹如沉沉闷雷，回荡在螺丝岭的山谷中……

螺丝岭上祭忠魂
朱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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